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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你，将那些文
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启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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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艺君
杜鹃花热烈地开，渲染出西城区诗

意的四月。
沙澧河的碧波像温柔的臂膀拥抱着

这片青春蓬勃的土地。谁以水为笔，饱
蘸青绿，在这片崭新的画布上挥毫泼
墨，绘出纵横的水系，贯通沙澧，抒写
高质量发展的传奇？一幢幢高楼拔地而
起，一条条马路四通八达，一座座虹桥
飞架碧水……每一天、每一刻，高度和
速度都在被刷新、改写。水韵西城，在
洒满阳光的河岸葱茏、崛起。

4月13日下午，我参加了沙澧诗词
协会组织的到西城区采风活动。我们乘
坐游船沿18公里环城水系游览，从水中
的视角来发现西城之美。

我们在小南湖码头登上游船。天空
湛蓝，阳光金黄，万顷湖水捧着针脚一
样细密的涟漪。市文化馆是一座银白色
的圆形建筑，如一颗明珠静静泊在湖水
中。市城市展示馆、市博物馆、市图书
馆、市民之家等建筑各具特色，充满现
代气息。水光潋滟，鸟群在碧绿和蔚蓝
之间盘旋。四周的楼宇鳞次栉比，投影
在广袤的湖面。

乘舟破浪，我们在环城水系中穿
行，两岸风光如一幅次第展开的生态长
卷。从澄澈明净的天空到品种繁多的花
木，从造型优美的桥梁到车水马龙的街
道，从波光粼粼的水面到振翅高飞的水
鸟……蜿蜒碧水淌诗画，两岸风光织锦
绣。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水边的菖
蒲、水葱、芦苇葳蕤，自带清新的田园
风。水葱细密地沿着河岸排列、伸展，
如同一轴没有尽头的蝇头小楷。水生鸢

尾绽放着艳黄的花，姿态万千，随风摇
曳。青绿的藤蔓在石壁上缠绕，心忽然
就被柔软地触动了。

红色乐道沿水路蜿蜒铺设，垂丝海
棠、五角枫、槭树、白蜡树、木樨、桂
花树、柳树、杏树……绿化树生长茂
盛，品种繁多，海棠、杏花、桃花都已
开过，青涩的小杏子、小桃子缀满了枝
头。很多柳树站在水边，发辫斜进水
里，仿佛在轻吻水面。造型各异的松柏
远远地站在岸上，风雕塑它们的姿态。

樱花树绿肥红瘦，路上积满了粉红
色的花瓣，仿佛少女零落的心事。琼花
像翩飞的白色蝴蝶停在枝头，怒放的杜
鹃花尽情展现自己的锦瑟华年。高大的
梧桐树摇曳着一树梦幻般的紫色花朵；
金银木开满白色的细碎小花，散发阵阵
清香。在西城，每一棵树都散发光芒，
每一朵花都开成自己最好的模样，河水
和花香一起汩汩流淌。

巨型水车、嶙峋奇石、亲水步道，
隔不远就有一处观景平台让你凭水临
风。和风吹拂，蛙鸣阵阵；紫燕呢喃，
翅膀剪开水面。白色水鸟时而钻进水
里，时而在水面游弋。成双成对的喜鹊
站在枝头梳理羽毛。布谷鸟“咕咕”的
叫声从远处传来，应和着近处的鸟鸣，
与欢快的流水声交织。行在水上，耳边
仿佛有一支曲子缓缓流淌——水就是音
符，将西城之韵味化为多情的五线谱。
在曲子平缓的部分，我看见了一场烂漫
的人间烟火，走在水边的每个人，内心
都开满洁白的花朵。奏过平缓的部分，
曲子会在某个瞬间陡然升高——那些飞
翔的鸟，把我的想象带到了高处。

如果说环城水系是西城一条美丽的

项链，那么水系中造型各异的桥梁则是
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据了解，西城区贯
穿全城的水系上共规划建设53座桥梁，
目前已经建成40多座。一桥一景观，一
桥一特色，每座桥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有的桥梁像张开的透明翅翼，有的
桥梁划出银白色的圆弧，有的桥梁伫立
精美的雕塑，彰显浓郁的人文情怀。一
座桥的桥头开满蔷薇花，密密匝匝的粉
色花朵仿佛娇艳少女的脸庞，清雅又脱
俗。她们懂得春的情怀。真想在这里种
下月光万顷，守着青春和乡愁，与往事
在梦境里重逢。

水系流经高铁站附近的商业街区，
一座一座别致的廊桥高低错落，古朴典
雅，与水畔商业街建筑风格统一，又颇
具异国情调。“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
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廊桥可倚人，亦可
框景。水岸边伞状的榉树下摆放着休闲
桌椅，舒缓的音乐诉说着淡淡的忧伤。
倚在桥栏处聆听潺潺流水之声，浓浓的
怀旧风在这里流淌，一切都是恬静美好
的。

林木葱郁、底蕴厚重的古城遗址水
系公园，布局精巧、满目碧翠的棠溪
园、悦和园……水流纵横、河网密布的
环城水系串联起13个水景公园，河湖相
连，水清岸绿，风光旖旎，充满江南的

婉约韵味。在这里，你会邂逅一尘不染
的爱情。我们的游船经过一处水景公园
的草坪时，一对情侣正在拍摄婚纱照。
新娘向我们挥手致意。身上的婚纱白得
像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在
优美的自然风光中定格一份永恒的爱。
我们默默送上美好的祝愿。

继续在水道画廊中前行。两岸机器
轰鸣，脚手架起起落落，一派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锚定“城市经济核心区、
城市建设新名片”新定位，西城区城市
建设日新月异，项目建设火热推进，发
展脉动愈发强劲。船过高铁站，我仿佛
看到摩肩接踵的客流、热闹繁忙的干
线，高铁速度承载着我们奔向美好明天
的希望；船过图书馆，我仿佛看到在一
排排书架前沐浴阳光阅读的你，梦想从
书香中起航；眺望博物馆，我仿佛看到
你搭乘时光的航船，探寻来路与征途，
坚定文化自信……

航程结束，我离舟上岸，依然流
连忘返。水畔乐道上，三三两两的市
民在悠闲地散步。晚霞像一匹锦缎铺
在天边，不疾不徐地陪着我。晚风吹
一阵，樱花就落一阵。西城区已进入
最深的春天。如果你想要一段寂静的
时光，通向心灵的花园，在闲暇中放
下执念，那么来西城吧！夜晚，璀璨
灯火闪烁在暮色里，倒映在暗蓝色的
水面，流光溢彩，灿若星辰，多像我
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人间暮春，花落情长。让我们在西
城如画的风光里且饮春风。霞光早已预
告了明天的壮丽，果实的成熟并不是很
遥远的事情。我正在模仿四月的流水，
撰写清澈的献词，向春天致敬、向未来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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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娜
春深了春深了，，路才像路路才像路
各色的脚印各色的脚印
不厌其烦造访不厌其烦造访

樱花开得饶有兴致樱花开得饶有兴致
年轻的母亲年轻的母亲
给孩子拍照给孩子拍照
摇落笑声朵朵摇落笑声朵朵
年轻的女儿年轻的女儿
给老母亲拍照给老母亲拍照
花朵映红母亲花朵映红母亲
丢失的笑脸丢失的笑脸
一如从前一如从前
那些安排好的姿势那些安排好的姿势
恰似一朵樱花恰似一朵樱花
被时光拿捏的被时光拿捏的
短暂一生短暂一生

多好多好
一条自由自在的一条自由自在的
小路小路
有时叫作路有时叫作路
有时与天空对视有时与天空对视
有时披上杂草有时披上杂草

■华文菲
我从小就爱吃娘蒸的槐花，所以每

搬一次家，父亲便在院子里栽一棵槐树。
父亲说：“门前栽棵槐，不出官也聚

财。”父亲是个老木匠，一生与树木缘
深。他信任槐木，说槐树顽强，它无视
风雨，只管认认真真地成长，把自己长
结实。槐木做成家具，不上漆也很美。

春天，百花盛开，槐树不动声色，
直到百花渐去，它才抿嘴“笑”了，像
一群不食人间烟火、清新脱俗的下凡仙
子，打一把镶边的洋伞，在老家的院子
里遮阴庇护。一簇簇白色流苏，像宫殿

中央的水晶吊灯。站在树下，闭眼轻轻
呼吸，有花香把自己融化的陶醉感。

又是一年槐花季。上午在集市上看
到一位老奶奶卖槐花，便想起年迈的父
母。当年父亲在竹竿上绑一把镰刀，颤
巍巍地把槐花一枝一枝从树上削下来。
母亲则站在树下，将树枝上的槐花捋得
干干净净。

记得有一年四月，父亲打电话让我
回去捋槐花，我不知忙什么，迟迟未
去。后来父亲说：“槐花捋下来后，你娘
盼着你赶快回来，经常往大门外张望，
望了两天也没把你盼回家。”由于槐花不

能久放，两天后，母亲把槐花焯水晾
晒，晒成干槐花，让我冬天蒸槐花包子。

还有一年，槐花含苞待放，母亲打
电话让我们赶紧回去捋槐花。这一次，
我爽快答应了。那时，父亲已经去世，
家里只剩孤零零的母亲。下午，母亲出
去没锁大门，回到家发现，槐枝被人折
得惨不忍睹，树下落了一层细碎的槐花
苞。母亲独坐院中，望着天空，气恼我
的不回，气恼偷捋槐花的人。

从我记事起，我们搬过三次家，三
个家的院中都种了槐树。在村子里的那
个院子里，槐树虽然不太高，但是粗

壮。树杈上经常挂着馍篮子，我们放学
回家，一伸胳膊就能拿到馍吃。有一年
春天，我照着金庸小说里所说，站在飘
着花香的槐树下，偷偷练一指禅功。无
论何时，想起那时的单纯和美好，幸福
的涟漪在我心中一圈圈的漾开。

如今，只有槐树在守候着父母的小
院，每年四月依然满院飘香。我见槐
树，如睹父母容颜，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回老家总爱站在槐树下聆听留
在童年里的鸟鸣，怀念留在槐树下的
青春美梦，感受父母让我回去捋槐花
的温暖。

藏在槐花里的爱

■李 玲
上班路上，忽然飘来一股淡淡的香

味儿，浸入肺腑。这香味儿好熟悉，几
秒钟后，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开……

这不是泡桐花的香味儿吗？小时
候，我家院里有四棵泡桐树，每年的农
历三月，泡桐树上星星点点的花骨朵，
经一夜暖风，便陡然褪去层层包裹的花
衣，露出娇嫩的肌肤，一簇簇、一串串
的小喇叭状紫色花在春风的吹拂下吐露
芬芳。每当这个时候，我知道，母亲要
给我们姐弟四个做好吃的了。

母亲很有智慧，即使在艰苦的岁月
里，她也能让平淡的生活开出一朵朵花
儿来。

我们几个用小嘴吮吸着刚采摘下来
的桐花，吸出一点点儿蜜糖。这在当时
是一件非常快活惬意的事。

这时，母亲不急于给我们做好吃
的，说要让“桐气”跑跑，等它吸收天
地日月之精华，做出来的吃食才香。

小时候，饥饿的日子实在难熬，不
管什么东西都想吃进肚子里，何况软糯
香甜的桐花饼呢？泡桐树开花了，在我
们姐弟四个的央求下，母亲找来一根长
长的竹竿，绑上一把锋利的镰刀，把开
着的桐花树枝削下来……我们姐弟四个
择去桐花的蒂，剥出花蕊……

我们安静地坐在厨房里，看着母亲
把桐花焯水洗净，控干水，放上葱、
姜、五香粉、鸡蛋、面粉、红薯粉，搅
成糊状。母亲舀一勺糊，均匀地摊在平
底锅里。

做熟的桐花饼鲜香软糯，是那么的
诱人！母亲不急于给我们吃，而是问我
们《诗经》里有关桐花的描述。母亲给

我们讲“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
凤声”是唐朝大诗人李商隐的千古名
句……母亲小时候读过私塾，会背诵很
多古诗。多年以后，我也当了母亲，才
知道当时母亲的良苦用心：刚出锅的食
物，小孩子吃了容易伤胃。

除了用新鲜的桐花做饼外，半干桐
花也被母亲用开水烫好，配上蒜泥、十
香菜，滴几滴小磨香油凉拌，我们照样
吃得不亦乐乎。有时，母亲用葱、姜、
蒜、花椒爆香，晚上配上红薯稀饭，简
直就是人间美味。

四棵泡桐树的花实在太多了，是吃
不及的，于是母亲就把这些花放在席子
上晒干。等到了冬天，饭桌上除了萝
卜、白菜，实在无其他菜可吃时，母亲
就把干桐花用热水泡开，配上粉条、豆
腐做成包子，引得邻居家的孩子投来羡
慕的目光。这时，母亲会送上一两个，
毕竟当时家家都不富裕。

家里的四棵泡桐树因为建房早已被
卖掉，母亲也离开了我们，再也没人给
我们做桐花的各种美食了。

又是一年桐花开，我想念母亲用桐
花做的各种美食。

又是一年桐花开

■郭彩华
春风吹来，翠绿的榆钱一串串

缀满枝头。前段时间，榆钱成了小
区团购群里最抢手的商品。关于榆
钱的回忆像光影般在眼前闪烁……

我小时候虽然是女孩子，但整
天跟着哥哥爬高上梯。上小学时，
我们村没有学校，要去隔壁村上
学，每天上学必经的道路旁有一个
大坑，坑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
其中有两棵粗壮的榆树。

“阳春三月麦苗鲜，童子携筐
摘榆钱。”榆树上那一簇簇嫩绿的
榆钱如同一串串温润的玉坠，招惹
着我们这一群调皮的学生。

早上上学走得匆忙，放学已
是饥肠辘辘。哥哥和几个男孩子
像小猴子一样转眼间就站在榆树
的分叉上，而树下的我们欢呼雀
跃，仰着脸望着树上的榆钱。爬
上树的人往下扔榆钱枝，树下的
孩子捋下榆钱就往嘴里塞，嫩滑
清甜，原汁野菜味道让味蕾春潮涌
动。

树上的男孩子马不停蹄地折，
树下的我们手忙脚乱地捡，不知不

觉装满了书包，一路欢声笑语向家
中奔去。奶奶看到哥哥磨破的裤子
和我满书包的榆钱，嗔怪道：“学
习要是这么起劲儿就好了。”一边
说一边麻利地把榆钱倒入盆中。几
遍清水过后，榆钱的绿更加油亮。
沥干水的榆钱拌上面粉和鸡蛋放入
蒸笼，三五分钟香气就溢出锅盖。
虽然记不清接下来奶奶是怎么操作
的，但满口留香的榆钱让我回味无
穷。那是童年快乐的味道，是奶奶
沉甸甸的爱。

记得当时奶奶看我们馋猫的样
子说：“现在你们吃榆钱能拌上鸡
蛋，以前我们可是拿榆钱当救命
粮。那时青黄不接的三四月，榆钱
是宝贵的食物，一棵树上的榆钱是
我们半个月的口粮。”

饥荒年代人们赖以果腹充饥的
榆钱如今变成餐桌上的一道时令美
食，这不正是我们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的象征吗？

大自然是一个无尽的宝库，每
一株植物都蕴含着生命的奇迹。榆
钱飘飘，飘向千家万户。岁月静
好，愿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甜蜜。

榆钱里的乡愁

■七 南
周末无事，我提议去河堤上挖

荠菜，儿子欣然同意。
河堤上一片葱茏。最美人间四

月天，我陶醉在春光里，差点儿忘
了此行的目的。

记得小时候，经常跟母亲下地
挖野菜，我最先认识的就是荠菜。
小雪节气刚过，它就迫不及待地长
出来了，羽状叶片，即使被各种野
菜、野草包围，也能被一眼认出。

如今，当我再看到荠菜，竟有
点儿不敢认了，就像童年的玩伴，
隔了20年再见，即使眉眼还能辨
认，却终究陌生了。唯恐出错，便
给母亲打视频电话寻问，得到肯定
的答复后才敢叫儿子来挖。10岁的
孩子力气大过我，稍微用力，荠菜
就被挖出来了。

挖了一棵，他就学会识别荠菜
了，圈地和我比赛看谁挖得多。河
堤上的荠菜粗看并不多，细寻也不
少，都贴地面生长，棵小，茎叶泛
红，仿佛要把自己隐于泥土。和记
忆中的荠菜不同，难怪不敢认。记
忆中的荠菜鲜嫩，地边、沟渠、河
滩，甚至麦田里到处都是荠菜。

好在年年岁岁花相似，荠菜的
花还是旧时模样，花茎挺立，顶着
几朵碎花在风里摇曳，像是从冬天
飘来的雪花，又像是春风吹落了白
云的碎屑，星星点点撒在荠菜的花
茎上，谈不上美，胜在素雅。“三
月三，荠菜花赛牡丹。”着实夸张
了，荠菜花好比乡野丫头，一派天
真，而牡丹雍容华贵、娇艳妩媚，
是花中王者，二者实在不宜作比。

荠菜开花也能吃，剪掉花茎，
留根和叶，开水一焯就变青绿了，
其味不减。荠菜在母亲的巧手下变
出各种花样：包包子、包饺子、炸
咸食、塌菜馍……我最喜欢荠菜馅
的菜馍，特别是再打一个鸡蛋，那
味道美极了。后来读 《苏东坡
传》，才知道东坡羹与荠菜有关。
苏东坡被贬黄州期间，采了早春的
荠菜，加萝卜、粳米等煮粥，食后
赞美荠菜“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
外之美”。

荠菜挖多吃不完，有时喂猪；
有时剁碎与玉米糁、麸子同拌，鸡
鹅都抢着吃。幼时我不喜欢下厨，
但喂猪、喂鸡鹅我是喜欢的。于
是，我主动揽下这些活儿，以此逃
避做饭。因此，我最受鸡鹅欢迎，
只要放学回到家，它们就将我围
住，叫唤着向我讨食。

我厨艺不精，为人母后才开始
学做饭，如今应付寻常饭菜尚可。
好在他并不挑剔，即使偶尔失败，
也以鼓励为主，尽力帮我总结经
验，因此我的厨艺日渐提升。上次
母亲来，看见我包的素馅饺子有模
有样，便对我另眼相看。看着一大
兜的荠菜，我盘算着给儿子包荠菜
饺子。

或许是年龄的缘故，我不再喜
欢鲜衣怒马、烈火烹油的日子，整
个人都是淡淡的，有空时喜欢到大
自然，以天光云影做伴，与野草花
树为伍，即使片刻，也觉疲累顿
消，心情畅然了。

荠菜是学名，老家叫它荠荠
菜。名字叠起来喊就莫名亲切了，
饱含怜爱，像呼唤自家孩子。荠荠
菜、荠荠菜，我轻声呼喊着。它们
花茎挺立，在春风里摇曳，仿佛在
热情地回应我……

春日荠菜鲜


